记载历史，传承文化，丰富生活

■ 沈荣庆
《吴江日报》垂虹副刊，是吴江地区唯一一份随报公开发行的文学副刊。

《吴江日报》自1995年复刊以来，其“垂虹副刊”承担了弘扬吴江历史文化、挖掘吴江乡风民俗、发表本土作者文学作品、培养本地文学新人的任务。

作为一张县市党报的副刊，“具有地方色彩和综合性的文艺版面”，是它的根基所在。

构成版面的主要要素——稿件，大量的都来自于本地区，来自于火热的现实生活。

它的受众对象主要在本地区，本地区的读者自然想要通过本地区的报纸，来增进对某一事物的了解。故而，即便是历史典故、风土人情、名人掌故、乡野趣闻，都得与现实生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寓有新意，或借古喻今，或有所借鉴，满足今人对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使人愉悦，给人教育。故而，《吴江日报》垂虹副刊，注重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编辑方针。

《吴江日报》垂虹副刊的“三贴近”

贴近现实生活：既然县市党报副刊的大量稿件来自于火热的现实生活，来自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者喜欢看贴近现实生活、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因为作者本来也是读者的一部分。事实上，也只有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作品，才更具有生命力和感召力。任何体裁、形式的副刊文字，它所具有的社会贴近性越强、越广泛，就越能受到读者的欢迎，吸引更多的读者。同时，对正版新闻和评论的补充、解释、引伸的效果也就越为显著。

当然，要加强副刊的贴近现实生活，就得摈弃那些无病呻吟、浮光掠影、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的“浮萍”之作，以高雅、优秀的作品去鼓舞人。《吴江日报》复刊13年来，几乎每期副刊的“流虹茶座”或是后来的“随思漫想”栏目，都刊发以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方面的杂文、随笔文章，以指导、鼓励和解惑社会生活现象，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颂扬生活高昂的主旋律和人间的真善美，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贴近地方特色：任何事物都既有共性，又具有个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无个性也就谈不上共性。一个县市党报的副刊，只有在把握共性，突出个性上下功夫，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发挥自身的地域文化优势。吴江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之称，历代名人给吴江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介绍吴江，宣传吴江，歌颂吴江，便是《吴江日报》副刊的一大己任。当然，副刊要做到这一点，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以营造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普及家乡的历史文化知识，激励广大读者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同样是体现这一主题的一种表现形式。俗话说，爱家乡，首先要了解家乡。而家乡人民了解家乡，家乡报的副刊则责无旁贷。13年来，《吴江日报》垂虹副刊突出吴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和贴近本地读者的地域优势，结合吴江实际，在小报追求高品位的同时，追求一种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从而使外地人更好地了解吴江，让吴江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

贴近普通读者：报纸副刊处于文学贴近大众的前沿，自然也就处在雅与俗的衔接处，因而更有责任把握雅与俗的尺度，既不能让党报副刊成为少数专业作家撰稿、阅读以及纯艺术探索和表现某种文学流派的阵地——一些晦涩难懂、深奥莫测 、主题不鲜明的文章，都是县市党报副刊所不适宜的。因为报纸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是大众化的，又不能一味地追赶大众时尚，将一些无意义的琐事拼凑成篇，甚至展览生活的原生态，沦入浅薄和媚俗。同时，作为党报有机部分的副刊，虽也属文学的一部分，但它毕竟不能像纯文学刊物那样侧重文学艺术。因而县市党报副刊要雅俗适度，既写普通人熟悉的生活，又写他们之间的人生经历和感情世界，更好地反映他们平凡闪光的生活故事和朴素高尚的奋斗历程，使读者感到可读可亲并产生共鸣。当然，讲求“雅”时不能过于凝重或玄奥；讲求“俗”时也不能简单盲目地迎合读者的需要，去反映不具有真正社会价值的东西。“从根本意义上讲，普通人的精神就是时代的精神，也是文学和副刊的精神。”县市党报副刊，既要满足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兴趣爱好的人的精神需要，又要倡导“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思想，只有这样，县市党报副刊才能永葆活力，才能长久地贴近读者拥有读者。

《吴江日报》垂虹副刊的思想性

融思想性于中心工作中：党报是党的喉舌，是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为县市党报的《吴江日报》副刊，13年来，紧密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牢牢把握国家的中心和吴江的中心，把握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题材，将思想性融于形式多样的文艺作品中，刊发全国的或吴江的时事大事的作品，满足读者对重大题材或重要活动内容的未知而欲知的需求，使读者在兴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知识，产生共鸣，并由此进一步激发读者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激情。

如邓小平同志逝世，《吴江日报》垂虹副刊及时辟出版面，连续刊登吴江人民悼念邓小平同志的文章，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表达对邓小平的敬仰之情。

我市的张应春烈士牺牲70周年，副刊分期刊登和专版介绍纪念文章，以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吴江的两个文明建设。

我市柳亚子先生诞辰110周年，副刊又以特稿、专版的形式，配以文字、照片、书画、篆刻等多种形式，纪念南社杰出的爱国诗人、革命家柳亚子先生，弘扬南社的爱国主义精神。

香港回归祖国，副刊早在3月就开始陆续刊发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的迎回归作品70多篇，在香港临近回归祖国的6月中下旬，副刊又增设了“香港百问”、“迎回归十日谈”等专题栏目，把吴江人民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气氛推向高潮。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副刊的“息楼茶座”及时编发了《高举旗帜，跨越世纪》、《十五大，指引中国走向辉煌》等言论文章，并辅以小说、散文、诗歌、照片、图画等形式的文艺作品，烘托了吴江人民欢庆十五大胜利召开的喜悦之情。

吴江撤县设市15周年，副刊增出纪念专版，讴歌吴江15年来两个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抗日战争爆发60周年；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等等，《吴江日报》垂虹副刊均配发纪念文章。这些重大题材，全国的报纸都有介绍，而吴江人民在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也希望能在自己家乡的报纸上看到这方面的文章介绍。《吴江日报》垂虹副刊注重了抓重大提材，抓读者迫切想知道和参与的题材，与《吴江日报》其它版面一起，为一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起到了鼓与呼的作用。

融思想性于地方文化中：吴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地域风景优美，名胜古迹颇多，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的题咏赞誉。

作为千年古邑的党报副刊，有责任将吴江厚重的历史画卷渐次展现给78万吴江人民面前，让吴江人民更多地了解家乡先辈们是如何以自己的勤劳智慧，不断绣绘新图，使家乡的湖光水色增辉，汲取前人的文化素养和坚韧不拨的创业精神。

鉴于此，《吴江日报》垂虹副刊还注重将副刊的思想性融于普及吴江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乡土文化之中，使外地人更好地了解吴江，让吴江人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从而激发吴江人民信心百倍地投入建设吴江的热情。

如介绍吴江历代名人的“走近名人”栏目，介绍了20多位像柳亚子、陈去病、张应春、费孝通、唐仲英等吴江的杰出人物；介绍吴江的民间文化和乡土风情的“慈云塔下”、“乡风俗韵”、“乡野撷翠”、“吴江风情”；介绍吴江“鱼米之乡”、“丝绸之乡”这一浓郁地方特色的《小桥故事多》、《吴江十湖寻踪》、《烈火映江城》、《吴江戏曲文化》、《吴江稻作文化》、《吴江蚕桑丝绸风情》、《盛泽京剧票房春秋》、《吴江婚俗文化》等或单篇或连篇的文章，体现了吴江地域文化的特色，而这样的特色正是丰富和提高了《吴江日报》垂虹副刊的地方性和文化含量，找准了“古为今用”的结合点，让吴江人民在自己家乡的报纸上了解到家乡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这样的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大文化中的地位，接受优秀民族文化的熏陶。这些，正是《吴江日报》垂虹副刊所要体现的思想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融思想性于编辑思想中：县市党报是一个地区的机关报，但党报的性质一样决定了县市党报的权威性严肃性。因此，县市党报副刊同样必须坚持较强的思想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两者不能颠倒，更不能混为一谈，使之区别于一般报纸副刊的趋时、轻飘、迎合，不能沉湎于“小我”的哀怨忧伤及低俗的风花雪月中，更不能迎合一些不健康的情绪渲泄和单纯追求可读性而偏离党报的方向和宗旨。

综上所述，要牢牢把握好副刊的思想性，强化对“版面质量全面负责”的责任编辑的编辑思想，使副刊的思想性融于责任编辑的编辑思想中得到贯彻和体现。

在日常编辑中，一个副刊版面的众多文章要与读者见面，首先必须经过责任编辑的检验。换言之，责任编辑的编辑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版面文章的思想性，其编辑思想就要按照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严格筛选稿件，既要把内容健康、艺术性强、有科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有特点、有见解的作品挑选出来，又决不能放行那些有错误观点或是平庸低调的稿件。

而要做到这一点，加强编辑自身的政治学习和业务素养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强调的：“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将副刊的思想性，通过编辑的编辑思想，在版面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垂虹副刊的“作者关怀”意识

多年的工作实践，我以为，县市党报副刊办得好坏与否，与其副刊编辑的“作者关怀”意识的强弱有关。换言之，县市党报副刊办得好坏与否，取决于副刊编辑自身的人格魅力和编辑能力；取决于副刊编辑“作者关怀” 意识在基层作者中所产生的亲和力和号召力；取决于副刊编辑立足本土，以培养本土作者为已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只有副刊编辑具有了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了满腔热情“关怀作者”的意识，副刊才能拥有一支本土的作者队伍；本土作者才能紧紧团结在家乡报的副刊编辑周围。反之，如果县市党报副刊编辑长期没有“关怀作者”的意识，或者这样的意识的淡薄，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县市报贴近基层贴近作者的优势，本土的作者就会“水土流失”。而“抓”不住人的副刊编辑，应该说是一个不称职的编辑。因为副刊作者的投稿空间和自由度都是很大的，他可以投自己的家乡报，也可以投别的报纸，副刊编辑是无法左右自己的本土作者的投稿取向的。副刊编辑要培养和团结一批本土作者，使他们成为自己报纸副刊的一支创作骨干力量，这就要求副刊编辑练就几套“编外功”。

编辑只有对新作者的培养不惜“功倍事半”，才能有日后稿件的“事倍功半”。编辑总希望作者的来稿成活率高，“稍加改动，便成其稿”。但坐享其成的事是没有的，编辑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做有心人，对“弃之可惜，看之无味”的稿件，要“沙里淘金，篓里救稿”。与作者（特别是初次投稿的新作者）保持经常的联系，能用的稿件尽量用，暂时不能用的稿件哪怕三言二语也要尽量写封回信，讲明不用的原因和修改的意见。这样做，即使作者不认识你，但他也会在心里感激你的。像《岁月》一文，作者是个学生，原稿380字左右，内容有些华而不实。一般来说，这样的稿件成活率不高。但因作者第一次投稿，积极性要爱护。我便不厌其烦地约作者交流，提出修改意见。第二稿时，文章观点明朗了许多，但结构松散，语句不够凝炼。我又一次找他谈修改意见，最后压缩到190字，我干脆帮他抄了一遍见报。还有我编到一篇盛泽打工妹阿莲的稿件，稿件写得不错，原稿的题目是《读你，吴越》，似觉太空泛。于是我打电话征询作者意见，最后改成《读你，吴江》，中心突出，文意鲜明。

作为外来妹对第二故乡的由衷感叹，在盛泽无疑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另外，闻名遐迩的绸乡盛泽有几万外来妹，但能写写文章的毕竟不多，因而更应重视她们的来稿。阿莲现在不仅是副刊的骨干作者，还鼓励她周围的姐妹写稿，像胡海容、张丽、王慧君、李云等外来妹经常给副刊写稿。在她们的心目中，《吴江日报》无疑是她们的一张家乡报了。

维系编辑与作者之间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便是稿件。作者写稿都是业余的，由于种种原因一个阶段没有来稿，而编辑也因工作繁忙而疏于与作者联系，久而久之，与作者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应该说，一个作者的疏远还无伤大雅，但这种“不在乎一个”的工作态度却是后患无穷的。如果编辑“有稿有人，无稿无人”，又如何去调动作者的写稿积极性呢？因而不管作者的稿件能否刊用，我都将其名字记在通讯簿上。有些作者寄了几次稿件后，连地址都不写了，似乎认为“一回生、二回熟、三回老朋友了”，但如果编辑没有做个“有心人”，忘了他的地址，长久的不与他联系，作者便以为你没把他放在心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以后的稿件交流。

譬如每到重阳节，我都会给本地20多位老年作者分别写一封慰问信，向他们问个好。老年作者又都给我写了回信，表示感谢。这种交流看似没有实际意义，但却蕴含着宝贵的人间真情。 

那年8月，我得知副刊的老作者、年近80的殷安如先生身体欠佳，便趁去他家乡采访之机，专门看望了他，使老人很是感动。当然，编辑不可能有多少时间去做这样的事，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编辑的点滴之情，都会在广大的基层作者中流淌成河的。

做副刊编辑13年来，我还保持了这样一个传统，即每年年底，我都会为大部分的基层作者寄去新年贺卡。有的尽管一个阶段没有寄稿过来了，但我还是给他寄了一张。这些作者意外收到我的贺卡，很是感动，也会给我寄来热情洋溢的贺卡……编辑与作者的交流，看似个人行为，但实际上却加深了作者与报纸的感情，为建立一支副刊本土作者队伍打下了基础。

垂虹副刊着力培养本土小说家

报纸一般都有自己的小说连载栏目，《吴江日报》当然也不例外。

复刊之初到2000年以前，《吴江日报》垂虹副刊的连载小说，都是约一些外地有一定知名度作家的小说，以期增加有效阅读率。2000年以后，吴江陆续出现一些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者。而吴江境内又没有一本可以让本土小说作者发表中长篇的刊物，外面的刊物，由于这些作者初涉小说创作，其稿件质量也难以达到这些刊物的发表水平。

《吴江日报》垂虹副刊关注到了这一创作现象，于2001年将连载小说栏目还给吴江本土的小说作者。虽然刚开始连载的小说质量并不高，但毕竟小说作者都是本地的，加上作者背后都有一个亲友群或朋友圈，他们也会因了亲友小说的发表而关注吴江日报。

自2001年在《吴江日报》垂虹副刊上推出本土作者的连载小说以来，先后有李云的《清水湾》；周志南的《庵堂相会》；王彩凤的《伟碑后的女人》；童童的《黑色的春天》；任星火的《叶燮传略》；李红梅的《风月无关》；呢喃的《杜老师的年轻时代》；陆廉德的《星星点灯》；徐瑾的《紫绒花》；王慧君的《门里门外》；丁增秀的《栀子花香》；王彩香的《走向深渊》；钱育的《一切都是爱》；曹建红的《再回到从前》；金华的《永远是多远》；徐宏慧的《水花园》等近20位小说作者的原创小说先后在《吴江日报》的垂虹副刊上刊发。这些小说有的还先后被省内外的文学刊物转载或出版社出版。不但繁荣了吴江的小说创作，也为培养吴江的小说作家发挥了作用。 

（作者简介：沈荣庆，笔名阿庆，吴江日报社广告经营中心主任，主持垂虹副刊编辑工作13年。）

